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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詩人，一位書畫家、文化人，他們能不離不棄地在
多元的文化陣地中堅強地追求與創作，在不同領域去挖掘和建
樹，這是非常難得的，有了他們的夢想和努力，就會出智慧和成
果。這些果實就依靠人類自己用文字或其他符號記錄下來，就形
成人間豐富多彩的文化。
一 個文學藝術團體，就應該去促進文學創作和各種文藝活
動。文化是民族的命脈，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凡是文明的國度，
都十分重視提高文化的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社會風尚的作用。
否則，每個國家和全球社會有何「文明」可言？中華國度宣揚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西方國家則強調多元文化的發展。總
之，從整體格局來看，東西文化都在相融相撞而殊途同歸，也都
要通過書寫、記錄、雕刻、印刷、出版等手段，將它保留下來，
傳承下去。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自其前身龍香文學社於一九八五年成立至

今，已近三十年；《香港文學報》一九八八年由張詩劍、陳娟和
巴桐也向政府註冊運作已二十七年；一九八七年詩人傅天虹加入
龍香社，詩劍、盼耕召集龍香詩人加盟傅天虹主持的《當代詩
壇》，也已二十八年。這個屹立不倒的文學之會和《香港文學
報》、《當代詩壇》，令這個文學群體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輻射
力。後來龍香又衍生出一些文藝團禮和刊物，出現一個「龍香文
學現象」帶動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的成立。這在香港文學史上是一
個奇蹟。一是，時間最長，自籌辦文學團體和刊物都超越四分之
一世紀，或近三十年；二是，會員較多，前二十五年不收會員
費，加入者踴躍；三是，出版最多，由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和《香
港文學報》社編發或出版的純文學著作逾五百多部。
龍香文學社一九八五年成立後，經過六年努力，已有四十多

位作家會員。他們多數集中在《文匯報》、《大公報》、《新
晚報》、文藝副刊發表作品；港外還有北京《詩刊》、《人民
文學》、《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海《文匯報》和《文學
報》，深圳《深圳特區報》、《特區文學》，廣州《羊城晚
報》、《華夏詩報》，《澳門日報》，福建《福建文學》、
《海峽文藝》、《台港文學選刊》、《台港之窗》，美國《僑
報》， 台灣《創世紀》、《幼獅文藝》、《秋水詩刊》、《葡
萄園》、《紫丁香》和《文訊》等發表文學作品，這就大大促
進了龍香文學群體的創作熱情和作品質量。龍香社最早與深圳
作家協會進行台港澳文學交流活動，深圳小梅沙的交流聯歡活
動，曾驚動粵港文壇。
一九九一年，中國文聯《四海》大型文學雜誌主編白舒榮，首

先引薦我們這個文學團體與之合作出版「香港台灣與海外華文文
學叢書」之香港「龍香文學叢書」三大卷，詩歌卷《寫給情
人》、散文卷《萍影春情》、小說卷《淺水灣之戀》。這是龍
香社笫一套文學叢書，從此，龍香叢書連續出版了五百多部。其
中包括漢英對照的「龍香詩叢」七十五部。另還編輯出版「夕照
詩叢」十部（包括中國艾青、冰心、臧克家、卞之琳、蔡其矯等
十位泰斗詩人）。一九九四年，本文學會與長江文藝出版社聯合

編輯出版「香港當代文學精品叢書」共六大卷，向全港作家徵
稿，這套叢書有較廣泛的代表性，不分任何派別，時間跨度較
長，大凡收八十年代及之前的香港名家代表作。曾獲得香港文學
界公正的讚譽。
二零零九年，本文學會和文學報社，為慶祝新中國誕生六十周

年，由張詩劍負責向中國作家協會申請出版一套二十一本的「新
紀元香港作家文叢．家國情懷集結號」，由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
功作序，作為國慶獻禮。這套叢書是：古松的《詩法同行》、劉
百達的《多彩旅途》、江燕基的《簍》、杜若鴻的《夢斷西
湖》、張詩劍的《香妃夢迴》、張繼征的《兩江情》、張繼春
的《飛進e時代》、宋詒瑞的《童眼看世界》、林子的《愛的世
界》、林智育的《飄逸的音符》、陳娟的《沐心》、胡少璋的
《 香港的腦與手》、盼耕的《生與活的洗禮》、度母洛妃的
《舞吧！洛》、春華的《中華禮讚》、唐至量的《走出洪荒》、
傅天虹的《四地行吟》、黃熾華的《半山迷娘》、路羽的《月色
朦朧》、蔡麗雙的《蘊美弘愛鑄詩心》。這套叢書出版後，在
香港中央圖書館召開此套叢書的文學研討會，這是香港作家從來
未見過的文學界大喜事。而且這套叢書，大部分都贈送到全國二
千多家圖書館，叢書出版五年來，多數獲得不同的讚賞和論評，
更有多位作家獲了不同獎，或被選入跨歷史的、大型的名家名作
經典叢書和大學、中學教科書中。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九年本文學會和《香港文學報》社又收集

各路名家評論龍香群體作家的文章，出版九大卷「香港作家作品
研究叢書」，約三百五十多萬言。這個評論規模在香港文學社團
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
對文學能有持久的興趣與追求是十分可貴的，個人能持續不倦

努力創作固然決定於本身的才華與意志，一個團體能在無政府經
濟支持背景的困境中挺立三十載並能正常運作，可謂難中之難
也。本人深刻感受到，能對文學懷不衰的情感，應從作家的心理
學去尋找其位置。只有文學女神才能對此智力的推動和對美麗事
業的重構產生影響。作家們應該以平淡心去看待權威，不要求權
貴撐腰，應由自我去塑造權貴。有人說，到香港你能聞到「龍
香」，你就能看到香港文學的影子。《台港文學選刊》的主編宋
瑜曾評論說：在香港，「 龍香，是投向詩國的夢」。這就是「
龍香文學現象」，也就是一些名家強調的，文學寫作需要一個
「場」的現象，更能催化文學創作的氣氛。
從「龍香」到「文學會」，歷經香港回歸之前後近三十年，

三十年影響香港文壇原來向西風傾斜之氛圍，要力爭華文文學在
「兩制」格局中獲得共同發展。這期間，龍香種多少文學樹，
收多少文學果，有目共睹。風雨龍香，邁向三十載，一步一步堅
定向前走，去發掘文學典藏，得失不計，無怨無悔，有樹就種，
果熟就摘，向歷史交卷。現在同仁正籌備出版新一套會員作品
集，包括《詩歌卷》、《散文卷》、《小說卷》，封面由松、
竹、梅歲寒三友成套，象徵同仁的文學志向，由香港文學報社出
版，同仁要我作序，龍香有夢，夢此實情，是為序也。

話說1997年的一個早上，腦海中有一些關於李國威的冷記憶：天
氣寒冷了一陣又回暖了，但冷了的記憶卻一直沒有半點回暖的跡
象。想起1988年至1989年，每次經過天樂里，都跑上博益編輯部，
找李國威聊幾句，有時一起抽一會兒煙，有時一起找個地方喝幾杯
啤酒。記得他寫《船》，裡面有一種久已失傳的辛笛風：猶應惦念
我——空船上的白衣旅人；也記得他寫《曇花》，裡面有一種存在
過但消失了，消失了卻永遠存在的好東西：一生的愛有千種惱，只
為這盛開的容顏。
有一段日子，大夥兒常常去郊遊（比如有一回，一起去了鹽田仔

找房子），李國威有好幾次也帶同妻子和女兒一起去，但在大夥兒
的喧鬧中，他總是沉默的，話不多，至少是比較沉靜的一個。斷斷
續續地寫了一個星期，天氣時刻起着變化，記憶也飄忽不定；以為
和暖，晚來有寒流，患了感冒；以為漸漸清晰，卻一個不留神便曖
昧了起來，記憶總有一些空隙等待填塞，總有一些斷層，等待接
駁。
那等待接駁的斷層到底是什麼呢？都記不清楚了，只依稀記得，

那大概是一生中無數未盡之夢吧，比如說，關於眾人一起到鹽田仔
找房子（及其夢想）。對不起，本來要寫鹽田仔這個小島的前世今
生（比如陳孟德夫婦如何在小島上開闢鹽田，聚客成梓里；又比如
小島上的聖若瑟小堂興衰史，澄波書院歷百餘年滄桑，至1997年香
港回歸之時，完成了歷史使命）；一不小心，差點就變成了悼文；
可是回心一想，書寫香港地方志，何嘗不是悼念一個已然逝去而一
去不返的時空？
正因如此，兩年前在報上讀到一則不大顯眼的訪談，當中說到一

名年近半百的廚師到鹽田仔尋夢，在荒村找到一間荒廢已久的房
子，簽下十年租約，邊學邊做，憑自己一雙手，將破損的房子改建
成夢想之屋，竟也惹來了假日鄉村人紛紛前去圍觀—如此說來，那
無疑是鹽田仔這小島上的一大奇蹟，至少對二十八年前曾到小島上
找房子的人來說，正是大無畏所創造的奇蹟。
這廚師讀書不多，藏書也不多，可都是與鄉郊生活相關的，在他

看來，鄉村生活雖然很簡單，但每一個細節都大有學問，如果要認
真學起來，即使花上一生也嫌太短；然而，他在修好的房子裡所體
會的，倒是天人合一的大自然之美，無論多富有也買不到的：「只
要附近滘西洲高爾夫球場一熄燈，天空就多了很多星星！」
鹽田仔的信史可遠溯至三百八十多年前，那是清初，經歷了英治

時期，經歷了全村歸信天主，經歷了村民都離去了—有些往城裡
去，有些移民外地；鹽田仔一如香港，經歷了滄海桑田的大變和小
變，當中有很多故事，卻又猶如一個廚師的故事，夜裡但見滿天星
斗，千顆萬顆，太壯麗了，同時又太平凡了，那就猶如根本就沒有
故事。

書 若 蜉 蝣 ■ 葉 輝

鹽田仔的前世今生

在飲食的江湖中，早餐最能代言一座城市的底蘊。食物的
品種是否豐富，滋味是否足夠吸引，都透露着本地口味上的
秘密。在嶺南，腸粉不僅是茶樓必具的基本點心，也是街市
早點攤上最具賣點的小食之一。清晨，在城市的不起眼處，
凡看到有小攤蒸氣縈繞，旁邊停滿了各色交通工具，不用猜
就能知道，那是人們在選用腸粉激醒沉睡了一晚的味蕾。
腸粉是稻米文化地區的一大創造，有着極強的地域性。早
年隨着粵菜的風行，粵式酒樓遍佈大江南北，但是作為標準
的米製食品，腸粉在北方到底不是頂流行的食物。曾有北方
的朋友告訴我，他至今尚未見過腸粉的模樣，而我一時之間
也很難告訴他，做法看似平平無奇的腸粉為何會在嶺南廣受
歡迎。畢竟有些小吃，如果只是見過或吃過，卻沒經歷過與
之配套的製作場景，是不完整的。吃腸粉，如果缺乏濃郁的
現場感和參與感，就很難體悟到那種聞香停步、知味停車的
市井鮮活，感覺也會稍遜一籌。
街頭的腸粉攤，多是一部手推車拉着所有家什，或為夫妻
檔，或為母子店，且多是由女性操作，男人打下手。做腸粉
須手巧心細，還要有一定的悟性，如粉皮的厚薄，餡料的調
配，火候的拿捏，醬汁的口味，都很講究。所以，凡
是腸粉做得好的小攤，人們經常會排着隊吃。每日早
晨，只要看到小攤準時出現，食客們就會感到安心，
因為在這裡，口腹總能夠獲得簡單而樸實的撫慰。
做腸粉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用屜式蒸籠，另一是
用屜盤。屜式蒸籠是特製的，有數格抽屜。把磨好的
米漿倒入抽屜，攤勻，入籠蒸一兩分鐘，取出，往蒸
熟的粉皮上撒放事先弄好的肉餡，用屜板一刮，粉皮
就捲成了腸形。屜盤是在一個金屬圓盤中倒入米漿，
放到一口盛滿滾水的大鍋裡，隔着滾水略燙，盤裡的
米漿就熟了，再加入餡料一卷，即成為一根腸粉。小
販根據客人需要的數量，將幾根腸粉切成段，盛在碟
子裡，澆上醬汁，就是一盤很舒心的早點了。
而在茶樓裡，為了令粉皮顯得晶瑩透明，還會在米

漿裡添加一定比例的澄粉，使之蒸熟後更為光亮潔
白，透過粉皮，內裡的餡料若隱若現，旁邊再配兩根
焯熟了的青菜，讓人觀之饞涎欲滴。這種直觀的表達
方式，不僅是一種烹飪技巧，亦與人生中的一些道理
互通。因為在現實當中，有些人的性格較為內向，但

又具有較強的自尊心和自卑心理。這些人對外物的感受很少
表露出來，可是內心深處又渴望得到他人的關注，總希望他
人能夠猜出自己沒說出口的小心思。並且常有人以此評定，
對方是否為靈魂伴侶的依據。由於旁人很難猜出她們的具體
訴求，有時候甚至會覺得莫名其妙，於是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地發生，結果不僅當事人痛苦，連帶無辜的猜謎人也跟着痛
苦。
我認識一個朋友，結婚數年，其妻總是抱怨他對自己關心
不夠，問她具體要怎麼做，她又不說，就是覺得，丈夫應該
從她平時的一舉一動，就能猜出她毋須說出口的需求。朋友
雖然不是那種粗枝大葉的人，但心思也沒細膩到僅憑一個眼
神、一個手勢就能猜出對方的隱秘訴求的程度，於是自感被
忽略了的妻子，經常為此獨自生悶氣，有時甚至還會裝病臥
床求關注。剛開始，朋友還有耐心去關注一下，配合這種莫
名的情感索求，一來二去，他就對這種猜謎遊戲感到厭倦，
結果就有了外遇。等他告知妻子，想要離婚的時候，其妻傻
眼了，哭着說，其實她並沒有惡意，就是想讓他多關注一下
自己。可是，有話為何當初不早點說呢？

五 味 人 生

腸粉的人生表達
■青 絲

■晶瑩透明的腸粉蒸熟後更為光亮潔白，透過粉皮內裡餡料若隱若
現，極為誘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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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季羨林，一般人印象中是個穿着中山裝
黑布鞋土裡土氣的和藹老農。流傳最廣的一則
故事說的是北大新生入學的時候，一個新人吆
喝「看門大爺」替他看行李，開學典禮上卻發
現「大爺」赫然坐在主席台中央。「看門大
爺」的故事家喻戶曉，至少說明在公眾眼裡，
季老是一個着裝樸素的老農模樣，二是個性格
和藹、有求必應的謙謙君子。
在日前舉辦的紀念季羨林逝世五周年座談會

上，季老的親朋弟子齊聚他的家鄉聊城，給我
們揭示了季羨林不為人知的一面。他們說季老
外表很土，內心很洋；看似平和軟熟，實則倔
強執拗。

洋與土——時代背後的隱衷
季羨林研究專家、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卞毓方

是季羨林在北大東語系的學生，著有幾部季羨
林傳記。通過對季羨林日記和書信的研究，他
首先對季羨林土裡土氣的形象提出異議。他
說，季羨林出身魯西的貧農家庭，後來到濟南
投奔叔父才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若不是一系
列的機緣巧合，他根本沒有就讀清華和負笈德
國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他的底子是很土，
與楊絳、錢學森等家庭優裕一路接受頂尖教育
長大的學者沒法比。用現代人的話說，季羨林
是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不過，這對季羨林的
影響僅僅在於少會了幾樣樂器，業餘愛好單調
一點。從一隅之地出洋之後，年輕好勝的季羨
林很快就開始在生活上適應西方文明。他在日
記裡興致勃勃地寫自己是怎麼吃香腸看畫展
的，很多人也都見過季羨林留德時期的照片，
西裝革履風神俊朗。就是1946年回國後，他也
還是保持著名教授的西洋派頭。季老的兒子季

承回憶，季羨林內心裡是喜歡西方的生活方
式與着裝的。不過，隨着1949年中共建政，
原先可以引以為傲的西洋教授範兒成了小資
產階級脫離群眾的明證。伴隨着思想改造的
步伐，教授們開始「發現」自己身上的「原
罪」。季老弟子張保勝說，當時的自我檢查
叫做「洗澡」，分為大中小三類，季羨林洗
了個「中盆」。這時的季羨林默默脫下了那
身剛剛穿得筆挺起來的西服，換上了藍色中
山裝和熟悉的土布鞋，此後終其一生都以一
介老農的形象示人。
所以，在一般人眼裡，季羨林一直都是嚴

肅不苟樸素得土氣的「農民學者」，多不知
道他也有追求時髦的少年心。着裝上，他樸
素得很，但生活的很多方面，他還是保持了
自己的洋化新潮。季老弟子梁志剛回憶，
1964年國慶，一向親近學生的季羨林把他們
叫到家裡看慶典直播，要知道那時候全北大
只有教工活動中心有一台電視，放在今天
看，季羨林絕對是一個弄潮兒和先鋒派，對
一切新鮮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北大校園裡，
很多新東西都是季家先用起來的。所以，雖
然着裝上的洋派頭隱遁了，留德十年給他範
鑄的精神上的貴族氣則伴隨了他終生。

清與平——冷面背後的菩薩心
在研討會上，卞毓方給與會者講了一個小故

事。胡喬木是季羨林清華時的老同學，一個走
入政治，一個選擇學術。上世紀五十年代，胡
喬木去蘭州考察，想帶季羨林一起去，但季羨
林婉拒了。後來別人問到，他說「跟着一起
去，地方官員鞍前馬後的，我夾在中間，倒像
是狐假虎威。雖然政治地位不同，但我們的人
格是平等的。」平緩雍容之外，另有一種鋒
芒。無獨有偶，季老的學生梁志剛曾為季老寫
了一部傳記，要請季老出席發佈會。「季先生
先是不肯去。聽是出版社為了宣傳後覺得倒也
合理。但他提出，簡單掛兩張照片就行，千萬
不要掛跟部長及以上級別的人的合影。」季羨
林作為知識分子的清高狷介可見一斑。
不過，季先生對學生卻又恢復了和藹溫厚、

平易近人的一面。梁志剛說，他入學時，三年
困難時期剛過。大家都窮，幾個人用一個臉
盆。偏又衛生條件差，鬧起紅眼病來。大家跑
到花鳥市場買種花的陶土盆子洗臉。一天，季
羨林來宿舍轉，吃了一驚，「池子裡怎麼全是
尿盆子？」幾天過後，當班長的梁志剛接到團
委的電話，通知他沒臉盆的人可以去領一個臉
盆。過了很久，他才知道，是季先生自己掏了
一百塊錢給同學們買了五十個盆。
季先生去了，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卻是久

留。正如季羨林國際文化研究院院長卞毓方會
上所總結的：「季羨林是一本大書越是發掘就
越會發現更多的精神財富，對季羨林的研究才
剛剛開始。」這次研討會由中國孔子基金會、
聊城市政府、聊城大學共同主辦，季羨林先生
的家屬季承，季老弟子張保勝、梁志剛等，孔
子基金會及聊城市、聊城大學領導、專家參加
了活動。

亦 有 可 聞 ■劉博超

季羨林不為人知的一面

■ 和藹可親的季羨林先生是位有求必應的謙謙君
子。 網上圖片


